
邓小平的语言艺术!上!

! ! !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
家，也是伟大的文化巨人，是公认的
语言大师。毛泽东诗词，横空出世，
雄视千古；毛泽东书法，汪洋恣肆，
大气磅礴；毛泽东文章，融汇古今，
博大精深。长期以来，我们党的一些
重大概念、重大提法、政治用语，主
要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许多重要论
述，也主要是毛泽东完成的。毛泽东
语言的最大特点是摆事实、讲道理，
立论准确，逻辑谨严，生动活泼，富
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
邓小平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

家，也是具有成熟鲜明语言风格的
伟大政治家。邓小平的语言风格，简
练、幽默、平实，同样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

邓小平说话办事都干净利落。
他长期养成的习惯，“开会不作记
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
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
落笔都在文件上。处理文件都是当
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
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
内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
乎什么也没有。”以至于“文化大革
命”时中南海的造反派来抄家，竟连
只字片纸也没有找到。极度失望的
造反派悻悻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

这个总书记 " 也不知道是怎么当
的！”
走在历史前面的邓小平，一向

拥有少说多做、实在质朴、勇于担当
的鲜明个性。
简练是他语言艺术的一个突出

特点。在晚年，孩子们曾经问他长征
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三个字：

“跟着走。”问起他在太行山时期都
做了些什么事，他的回答两个字：
“吃苦。”谈起他和刘伯承率领的第
二野战军的历史，他的评价也是两
个字：“合格。”#$%&年 '(月，邓小
平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保留党籍，次
年被下放到江西。'$)*年 *月 '(

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
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这年 +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
到北京，时隔六年多，毛泽东第一次
召见他，问他：“你在江西这么多年
做了什么？”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
“等待。”外宾问他第三次被打倒后
的感受，他的回答还是两个字：“忍
耐。”

邓小平常常用最简练的语言，
一语中的，讲清楚最重大、最关键的
问题。'$)$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在
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亲切会见，就

在两位领导人含笑握手的一刹那，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竞相揿动
快门，记录下这历史的伟大时刻。这
时邓小平以他出众的外交智慧和语
言表达艺术说：“这是两国人民在握
手。”这九个字高度凝练，意蕴丰富，
充分展现了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气魄
和正大庄严的形象。

'$&$年 $月 ,日，邓小平同中
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在谈到对于
“国际形势”的态度时，邓小平说：
“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
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
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
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
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
己的事。”这段话连用了三个四字格
短语，高度概括了我们对国际局势
的态度。同样，他在《军队整顿的任
务》一文中指出：“军队建设中确实
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
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
字。”“一是有点肿。……”“二是有点
散。……”“三是有点骄。……”“四是
有点奢。……”“五是有点惰。……”
这种方法即古人所谓的“提纲挈领

法”。简明扼要，说理清晰，读来使人
印象十分深刻。

翻开《邓小平文选》，斩钉截铁
的论断，势如破竹的议论，痛快淋漓
的表达，生动鲜活的语言，俯拾即
是，不胜枚举。邓小平的著作，有宏
篇巨制，但主体是字字珠玑的短小
篇什。在邓小平的辞典里，“人民”的
分量最重，“发展”的频率最高。人民
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
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支持
不支持，是邓小平思维逻辑的根本
点，也是邓小平语言艺术的聚焦点。
有人做过统计，在三卷《邓小平文
选》中，'',&页的正文，“发展”一词
出现了 '(%%次。尤其是第三卷，*&*
页的正文中，竟有 --&次提到了“发
展”。
邓小平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幽

默。邓小平一生既波澜壮阔，又历经
磨难，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实事求
是派”、“乐观主义者”。他说：“没有
别的，就是乐观主义……如果天天
发愁，日子怎么过？”“我们都是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我们要
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

期忘掉，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乐
观主义使邓小平养成了幽默的性格
和语言风格。

'$-)年 '月 '+日，清华园里，
万余师生冒着凛冽的寒风等待着邓
小平来作报告。邓小平用缓慢而清
晰的语调开始了他的报告：“过去，
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
股坐不住，讲怪话：‘不怕飞机加大
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
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
呀？”邓小平这番诙谐幽默的话语，
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听众的距离，受
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年 )月，邓小平在谈到恢
复农业生产的措施时，为了形象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一句四
川的俗语：“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
鼠的就是好猫。”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

家的发展走上了健康的轨道，邓小
平幽默的语言风格愈来愈强烈地流
露出来。'$)$年访美时，到美国后
的第一顿晚餐，是参加美国国家安
全顾问、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家
宴。席间，布热津斯基提出了一个带
刺的问题，他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
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
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面对这个很
难回答的问题，邓小平微微一笑：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
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
好。”邓小平在卡特总统设的国宴上
谈笑风生。当雪莉·麦克莱恩对他个
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幽默
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
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
获得该奖的金牌。”

! 李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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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前夕，中国政研会副会
长、著名党建专家、历史文化学者李洪峰所著《战略家邓小
平》一书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立足于邓小平推进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从战略思考、战
略判断、战略设计、战略决策、战略领导等方面，对邓小平的
战略家风采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战略家邓小平》
的出版引起了史学界、理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本版摘录
内容选自书中“邓小平语言艺术”一章部分。

闷与狂
王 蒙

! ! ! ! ! ! ! !!"这是梦中的一次诀别

所以你从来不拒绝世俗，同时从来不把
酒色财气看在眼里，你不介生活的意。你不膜
拜也不恐惧。你不拒绝黝黑的与白皙的女孩
子，不用说，还有银行和超市，餐饮与足底按
摩。醒过来你后悔了半晌，你为什么没有在梦
里请那个帮你取款的孩子吃一客冰激凌，然
后给她介绍一首雪莱的或者杜牧的或者干脆
是你写的诗。在梦里你仍然错过了慷慨与浪
漫的一刻，你缺乏激情和活泛，缺乏公关意识
公关习惯。活就活了。吃就吃了。好就好了。
梦醒以后，一切遗憾已经难以弥补。
你还梦到了你童年时代住过相当长一段

时间的小小街巷。那条名不见经传，有时地图
上都没有标上的胡同，自西向东，到了你那儿
拐了个弯，向南再向东走了。你正好在拐弯
处，你家的木门是向西的。一到夏天，它接受
了太多的阳光照晒，门变得刺目而且烧灼。它
的红漆斑斑剥落。其实三个月前还重新油漆
了一回，油漆的时候铲掉了老漆，洗刷了尘土
木屑与岁月的痕迹，抹上刺鼻的腻子，包括黏
结剂有机化合物、增稠剂、保水剂、防腐剂等，
用防水布条塞进门缝，再刷上两遍紫红油漆。
仍然经不住风吹日晒，经不起岁月的毁灭

的坚决与不离不弃。仍然没有停止皴裂剥落。
你因为青春的烦闷与躁动离开了这个虽

然简陋，仍然有着砖花门楼的木门院落，离开
了后院的古槐与前院的茅房，你太忙了，你太
多地冷落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母亲、姐姐、
邻居。这天深夜，你是深夜才赶到这里的。你
疲惫不堪。你怀着歉疚进入了这个寒碜的院
子。你熟练地开了门，开了灯。你大吃一惊，你
没有看到一个亲人、邻人、熟人。你闻到了自
己的家的亲切熟悉贫穷的气息，有点老腌萝
卜的味，也有陈旧的被褥的汗气。你找不到
人，找不到自己的母亲与童年了。你很沉重。
你哑然也黯然。
这是梦中的一次诀别，别了，过往的一

切，还有其他并不像你人表现出来那样轻松

的故事。你不想告诉他人。把阳光晒给世界，把
阴影咽到肚里，把幽默玩到舌尖上，把沉痛捏
成花色。这才是真实的你。

尤其让你糊涂的是，不论睡去还是醒
来，你始终记得你们家另外曾经在一个热闹
的商业区的小胡同里临时租过两间朝阳的
房屋。那两间房的位置比其他房屋略高一点，
说明那里你们混得还可以。你与母亲、姐妹与
弟弟住一间，你的姨姨与姥姥住另一间。姥姥
常常把玉米窝头烤得焦黑了再吃，她说是为
了克食。你只在那里住了一夜，你走了。因为
赶一个重要的会议，因为你在为历史的飞跃
而烧灼，因为你越来越希望自己具有三过家
门而不入的精神，因为你甚至于在家里也为
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悲壮庄严。在你的家庭里，
一直是只有你有忙碌的日程表。你怎么那么
讨厌，也很是可怜。这就叫作赶上了大时代，
其余的一切都压缩到了最小最小，都显得渺
小卑微，穷极无聊。巨人的时代没有给侏儒爬
虫们留下地盘。唱战歌与赞歌厮杀猛进的时
代，没有给金嗓子甜姐儿留出平台。
这是真有其事吗？是梦？是恍惚的臆想？

是年年都在淡化，却仍然迷迷糊糊一堆的块
垒。难以淡化的仍然是一个遗憾，你希望在高
龄之年闹清自己的闹市小巷偶居记忆的现实
性或超验性、虚幻性。
年龄，时间，流水。似真似幻，似梦似形，

似亲身亲历、切肤切近，也似灯下波影、恍惚
朦胧，似记得也似忘却，信则有，不信则无，忆
则有，不忆则如想念的风吹起的想象的烟雾。
假设你们又见面了，你也已经不是六十

年前的你，她也不是六十年前的她，院子已经
不是六十年前的院落，街已经不是六十年前
的大街，记忆已经变形。已经别了，别离了，另
一个你，另一个她。这究竟算是找到了、抓着
了、凿实了，还是遗失了、过往了、灭绝了呢？
不要期盼重逢，其实重逢就是失去，不要

约定重游，重游其实就是归零。
有时候你会深入到记忆的深水里，黑暗，

幽光，昨日还声气相通，如今却相隔万重，有
一点细细的音响，有一点微微的笑容，更多的
是平静的忘却。最好的记忆原来是慢慢地闭
上眼睛，回到童年，回到母亲怀里。有时候你
会蓦然地一喜，你们破镜重圆，你们拉起了
手，你重又得到了一个清澈期待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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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从报人到教师

从 '$%$ 年 ' 月到 '$)* 年 & 月，《江西
日报》是我在新闻路上继续学步前行的第二
站，也可以说是我吃新闻饭的第二个“娘
家”。在这里，凭借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我
全副身心地投入，没日没夜地苦干，被报社
誉称为“叫得应、打得响”的“全天候记者”。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就被从机动采访
组调入言论组，从当记者主要采写
重大新闻、典型报道，到做评论员
主要撰写评论文章、编辑《读书》专
版，成了报社的业务骨干。'$%$年
& 月，不到两年时间，我被报社党
委破格提拔为言论组副组长，是编
辑部最年轻的部室负责人。在《江
西日报》的六年，我一直得到报社
主要领导的关心和培养，曾多次跟
随正、副总编辑参加重要会议，下
基层搞专题调研。他们指导我采写
重大典型、撰写重要社论和编辑部
文章等，我从中受到多方面的教
益。说句心里话，'$)* 年 & 月，若
不是为了照顾一位革命前辈家庭
的特殊困难，我也不会同其子女对调回上
海，报社也不会放我走。

对于我在江西开始放飞新闻理想期间
的表现，《文汇报》高级记者黄俭在他采写
的题为《在继承中开拓的人———记上海青
年报总编辑丁法章》（见 '$&)年第 )期《中
国记者》杂志）的长篇通讯中，曾经做过这样
的表述：“丁法章到了山地和丘陵占全省面积
%(.的江西省，先在赣中报，后到江西日报。
在 %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常踽踽独行于那崎
岖的山间小路，深入到那里的群众之中，了解
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全省 &(多
个县，他就去了 -(多个。在那里，他总结了自
己的一套采写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怪不
得一位江西新闻界的朋友在谈到丁法章时这
样对我说：‘是大地滋润了他的生命，净化了
他的灵魂，使他坚强，使他成熟，使他充满对
事业的豪情和必胜的欢愉’。”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江西初涉新闻工作

的 %年多，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所以自己
的所说所写，不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局限。但
就自己所经受的锻炼而言，无论是对社会基

层的了解，对民情民意的把握，对劳动人民感
情的培养，还是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
等实务方面所得到的收获和感悟，都是不容
置疑的。

'$)*年 &月，我在江西从事了近七年
报纸工作以后，通过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一
位教师的对调，重新回到了曾经六年寒窗
苦读的母校，当了一名专业教师。从做记者

到当教师，从写新闻到教新闻，虽然
都是同新闻打交道，但工作的性质和
接触的对象毕竟不大一样。在这座高
等学府里，我教书育人，度过了整整
'(个春秋。

说实在的，刚回到复旦新闻系的
时候，面对从家门到校门的单调生
活，我这个还不到 **岁的青年，一时
感到很不习惯，很不适应。因此，回到
学校不多久，我就提出到《解放日报》
进俢的要求，这样可以重回快节奏的
采编实践中去。在系领导征求我主
讲什么课程时，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新闻采访和写作”。因为这门课实
践性强，能够经常有机会带学生到

报社实习。然而，我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进
驻新闻系领导“斗批改”的工宣队老师傅，
以我在《江西日报》搞过言论工作为由，一
定要我承担起开设“小评论”、“大批判文
章”专题讲座的任务。这样，我心不甘、情不
愿地熬了三个年头，一直到 '$)% 年 '( 月
“十年浩劫”的结束。在给学生讲授上述专
题的同时，我还零星开设了一些釆访与写
作的课程，并有幸兼职过 '$)- 届和社来社
去进修班的班主任，曾两次带学生到报社
实习和搞农村调查，没有长期禁锢在高楼
深院里。
“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

春天终于到来了。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关于加
强报纸评论工作的指示精神，新闻系广大师
生开展了教学改革的大讨论，普遍认为应尽
快开设评论课程，努力创建独立的新闻评论
学科，并决定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在全系师生
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不断摸索、大胆实践、认
真总结，'$&,年我撰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
本《新闻评论学》/并作为新闻学基础教材之
一，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 '$&-年公开出版。


